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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摇摇序

如果从现实的角度来说，文学是无用的。它不能创造直接的物

质成果，而且如果我们对号入座，把文学的世界当作现实的世界来理

解，很可能屡屡受挫，如同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。但是，为什么人类

从童年时代起就离不开这些虚构的文字，为什么明明知道它无法解

决现实问题却依然会沉迷其中？也许，只有一个解释：精神和情感需

求。文学所带来的情感抚慰，小说的虚构所带来的想象乐趣，这就是

人本身的精神需要。至于说文学所带来的哲学沉思，这虽不是文学

的本质所在，但是谁又能否认与人生密切相关的文学没有对人和世

界的反思呢。

这里选编的《外国现代经典小说解读》和《中国当代先锋小说解

读》，目的是在有限的篇幅内，尽可能选择一些精粹的小说篇章，通

过解读的方式去理解小说艺术，去享受小说带来的愉悦。至于什么

是好小说，每个人心目中的标准有所不同，但至少语言精练，气质独

特，能够带给人触动和回味。就是说无论多么短小的小说，其蕴藏的

容量并不小，无论多么平凡的题材在作家的笔下都散发出不平凡的

光彩来。圆园世纪，小说的发展经历了多变的历程，从发展的脉络可
以看出小说是如何回归其艺术的本质的，小说家又是如何不断突破

前人的成就的。说到圆园世纪愿园年代的中国先锋小说，人们的评价
不一，有些小说还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，但我们看到的是，正是那一

批作品和作家，给手法陈旧且一直充当附庸的小说带来质的变化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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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上为今天的小说开辟了新的道路。阅读这些作品，重估其价值，这

也是本书的意义所在。
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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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《信使之函》的修辞学解读

第一章摇绪摇摇论

员援员摇写作缘起
圆园世纪愿园年代中期至怨园年代初，文学开始抛弃陈旧的文学观
念，逐渐摆脱作为政治、社会附庸而存在的地位，不断复归艺术的本

位，同时进行了多方位的艺术探索。马原、余华、孙甘露、格非、残雪、

苏童等一批小说家写作实践和成果正是这一复归的体现，由于他们

在艺术形式上的大胆甚至极端的实验，使得自现代以来，小说的发展

呈现出复杂而多姿的面貌，因而他们创作的小说被称为先锋小说。

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，孙甘露的小说最为突出的特征表现

在他对小说语言的使用上，汉语文学中积累的许多语言艺术的经验

被他聚合在一起，不少约定俗成的语言规范被他随意打破和重新塑

形。于是，一系列在当时看来极其超前的小说诞生了，人们在小说里

看不到完整的故事情节，人物形象破碎近乎符号或过渡物，叙述语言

模糊晦涩，人物对话自相矛盾和互不搭调，当然更谈不到小说所表露

的意义世界。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品《信使之函》，全篇呈现的都是大

量繁复的词语之流，使人在阅读时不断落入迷阵中。

那么，这样的小说还算不算是小说？不少人面对这种在中国小

说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小说样式感到无话可说，原有的批评和鉴赏经

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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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也派不上用场，于是，孙甘露的小说一直以来面临着这种尴尬的境

地。其实，孙甘露风格的小说的出现并非无源可溯，这既是社会文化

思潮在文学创作中的映射，也是文学自身艺术性的要求。

长期以来，中国文学总是以意识形态附属品的形象出现，强调的

是“文以载道”，为阐发和宣传思想或为政治主张服务，文学形式总

是退缩在不显眼的角落里。作为艺术的文学，它本身的特性不但没

有得到应有的重视，反倒退居其次。这就使得当代文学以描摹现实

生活为己任，总是在现实主义的路子上重复，其结果只能是使文学的

艺术性变得粗糙，陷入萎缩的境地。孙甘露的小说写作，其实也是一

种纠偏的举动。尽管以当时中国文学状况看，他走得很远，有些矫枉

过正，但是他以自己的作品让人们看到，小说的天地应当是辽阔的，

小说应当天马行空，自由自在，不为意识形态所强制。

孙甘露的小说之所以吸引读者的注意，就在于他对于语言的创

造性运用，他是一个真正的重视小说语言的作家，这本来就是一个作

家的特质。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对于小说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。

评论家喜欢从发掘意义的角度来阐释小说，而作家由于他的小说是

由一个一个的词、一个一个的句子构成的，因此就更加重视作为小说

第一要素的语言的质量。其实，一个真正的研究者，既应当有深厚的

理论素养，也应当对小说的艺术实践有深刻体察，对于小说的语言特

性有准确的把握，这是通向小说研究的必经之路。

员援圆摇研究目的
选择孙甘露的小说《信使之函》作为修辞研究的对象首先就是

由于他的小说的着眼点就在于语言艺术本身，在这篇小说里所集合

的多样的修辞手段，在当代小说中也是不多见的。此外，文学创作为

修辞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标本，因为研究毕竟不能拿语言规范来套语

言现象，而是从语言现象中发现规律以及对规律的变形和突破。人

文科学的发展已使学科之间的渗透成为普遍现象，文学对语言的强

调既是其艺术本质的要求，同时也为语言学提供更加生动的材料；同

样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为文学创作在语言上的创新提供科学依据
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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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启发。以前对文学外部因素的强调实际上弱化了艺术的特性，如

今对文学文本细读的要求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，而这细读，语言是最

为重要的内容。

孙甘露在一篇随笔《最深的记忆》中这样写道：“达利的疯狂的

唇形沙发，几乎和他的烙饼般的时钟一样著名。这个精力无穷的超

现实主义者，着力改变物质世界的固有属性，在遥远的事物之间建立

崭新的感官联系，使世界震惊、讥讽和亲切。他使用异常的尺度令我

们察看纹理细微的现实表皮，及纪德所谓的‘最深处’。”①这虽是对

操持绘画语言的达利的评价，但也不妨看作孙甘露对自己小说语言

实验目的的隐晦传达。他的小说就是借用修辞的方式，打破物质界

限，赋予事物以陌生、新鲜甚至怪异的属性，尝试着小说可以走多远，

可以具有什么样的可能性。修辞手段的运用为小说艺术的创新提供

了多样的表达形式。本文则尝试从小说《信使之函》的修辞手法运

用的角度入手，具体分析孙甘露小说的语言特征。

员援猿摇理论基础
语言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，在现代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，是与文

学自身的发展和人文科学发展的总趋势密切联系的。“语言就像呼

吸、血液、性别和闪电等其他带有神秘性质的事物一样，从人类能够

记录思想开始，人们就一直用迷信的眼光来看待它。”②它出自于人，

人却难以把握它。以前，文学中的工具论仅仅把语言作为一种传达

思想的工具，到了圆园世纪，文本得到重视，语言问题就成为一个突出
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哲学、语言学、文学都把关注点放在语言的

研究方面。对语言问题的语言学研究是以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为

开端的，随后对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文学的语言研究

从俄国形式主义到“新批评”、结构主义、接受美学、解构主义都使得

文学语言的研究处在学术研究的前沿。在语言问题上，语言学、哲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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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、文学等都是相互沟通和渗透的，这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性的课题。

关于修辞，张斌在《现代汉语》中是这样定义的：“语言不仅是人

类最基本的符号系统，更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。同样的交际目

的，运用不同的语言形式可能获得比较相近的交际效果，也可能获得

非常不同的交际效果。交际主体根据自己的角色定位、交际意图、交

际环境与对象的不同，尽可能地运用合适的语言形式以实现自己的

交际目的，这就是修辞。”①“修辞不仅表现在词句的层面，作品的层

面，而且贯穿于言语交际的全部过程。在某种意义上，甚至可以说渗

透到人类整个知识体系的层面。”“现代修辞学就是努力探寻修辞行

为的种种规律，努力提高修辞行为的有效性的一门学科。”②可见作

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对修辞学的研究也更加广泛和深入。

修辞作为文学语言的不可缺少的内容，自然也得到相当的重视。

当然我们也应看到，文学的修辞研究与语言学的修辞研究有所不同。

首先，从研究范围看，凡涉及语言修辞行为及规律的现象都在现代语

言学的研究之列，而文学只研究文学语言中的修辞。其次，从研究对

象和方法上看，语言学的修辞研究关注的是修辞现象的产生及其通

过不断的使用而脱离具体语境、直至被纳入语言体系的全过程，因而

更侧重于与规范的比照。文学的修辞研究侧重的则是修辞在具体语

境中的独特性，它会借鉴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，但落脚点却在对

修辞现象的审美阐释上。因此，本文研究的基点在于语言学，同时也

注意到语言学与文学有关修辞的重合及互渗。所以，交叉研究也就

难以避免了。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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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斌主编《现代汉语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圆园园源年员月第员版第圆次印刷第缘园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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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斌主编《现代汉语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圆园园源年员月第员版第圆次印刷第缘员园
页。



中
国
当
代
先
锋
小
说
解
读

第二章摇孙甘露小说的研究现状

孙甘露小说语言的特点引起一些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注意。

黄先禄在《论先锋小说写作方式的技术化倾向》（《中国文学研

究》员怨怨缘年第源期）中这样评价孙甘露的小说语言实验：“‘孙甘露
是曾被称为‘语言游戏中的炼金术士’，‘当代语言实验最偏激的挑

战者’，他在阴郁的充满世纪末神秘的梦境中变换着文本语言的游

戏。他冒险的写作，不但消解了小说的‘题名’，而且小说的自身也

在写作中自行消解。《请女人猜谜》这个似是而非的题名本身就是

对文本的消解，它那根本无法判定的所指意义（即隐喻）与小说的故

事并没有多大干系。孙甘露的语言迷宫在《岛屿》中可略见一斑：

‘一个人是一座岛屿，一篇小说是一座岛屿⋯⋯’。作者用一连串的

排比句式，拼贴着无数似乎毫无关联的词句，给人以晦涩的陌生

感。”

方克强发表了《孙甘露与小说文体实验》（《文艺理论研究》员怨怨怨
年第源期），他认为孙甘露的小说是“随意性的语言建构，是幻觉自
律或语言自律的产物，是无内涵或无穷内涵的语言的文学游戏”。

在提到小说《信使之函》中反复出现的“信是⋯⋯”句式时，他从叙事

学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：作者“让这一句式承担了多种多样的

功能：它是上行叙述的概括或下行叙述的提示；它是叙述的断裂、衔

接、过渡、跳跃与转折；它使叙事空缺有了以假充真的填补物或使叙

事重复有了外观分离的标志；它使片断、分裂、模糊的叙述内容至少

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直观的内在统一性。‘信是⋯⋯’句式由此替代

人物、环境、情节成为小说的主干，它似乎君临一切地支配着小说的

其他元素，又似乎是引导读者穿越小说迷宫通往意义内核的路标。”

他对于孙甘露的小说语言所具有的创新性具有比较深入的理解。

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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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义勤的《在沉思中言说并命名———孙甘露的〈呼吸〉解读》

（《当代作家评论》员怨怨源年第员期），主要是从小说意蕴的角度解读
这部长篇小说的，其中也谈及小说的语言：“孙甘露似乎具有天生的

语言抽象能力，无论叙述故事还是描绘人物场景他都能天才地通过

语言的抽象，使描述对象失去感性色彩从而呈现为一种纯粹和诗

性。”“孙甘露总是把叙述话语主体抽象虚化为一个幻想的主体，一

个主体滑过的‘不同心理时空’”。他总是首先确定一个具体的情态

进行描写，而后加以抽象意蕴的探究，在从具体向抽象转化的同时，

也就是瞬间向永恒伸越的同时，叙述的描写性组织又将某种抽象的

永植思考再次注入一个具体情态。”“在《呼吸》的叙述话语中充斥了

许多堆砌了大量形容词的长句式，它表达了一种难以实现也难以遏

止的话语欲望。”这样的评价还是属于对小说语言的概括性的文学

研究，并没有更加具体细致地分析其小说语言的构成方式和修辞手

段。

还有一些评论家在论述先锋小说的文章中也提及孙甘露，如江

南的《漫议新潮作家对语言形式的探索》（《当代文坛》圆园园员年第员
期）、陈慧所写的《形式的意味———论先锋小说的形式探索》（《蒙自

师范专科学校学报》圆园园员年第猿期）、彭基博的《先锋小说的感知形
式》（《当代作家评论》员怨怨源年第缘期）。因为是将先锋小说家的创
作作为一个整体现象进行研究，孙甘露所占篇幅比较有限。

真正有专章研究他小说文体和语言的是陈晓明，他在员怨怨猿年出
版了专著《无边的挑战》，其上编主要是对先锋文学的论述，孙甘露

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作家。他敏锐地认识到孙甘露小说语言实验的

价值，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：“孙甘露把叙述人起到的转换作用与话

语的语言特性可能触发的转换作用结合到一起，也就是说，叙述视角

的转换植入话语的语法和修辞的特性之中。”其中“第八章———暴力

与游戏：无主体的话语”就是对孙甘露小说的专门论述。他谈及“堆

砌形容词的长句式”以及其他一些语言现象，这在小说语言研究方

面是十分难得的。如果没有对作者语言实验精神和语言的具体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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握，想真正理解他的作品是不可能的。在这方面，陈晓明的研究是一

种突破，对其他先锋小说研究也是深有启发的。

当然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，他与前面列举的研究者一样，侧重

的是文学研究，虽涉及小说语言，却是与叙事学相关联的叙事语言。

通过对孙甘露小说的研究现状的了解，我们认为若能从语言修

辞学的角度去审视孙甘露的小说，对于细致深入地探察他的小说语

言肌理和技巧，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。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，也是为

了通过研究解开自己多时的疑惑，我们的研究是以语言学的范畴作

为立足点的，这是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研究之处。与此同时，由于孙甘

露小说的语言具有显著文学语言的特征，在研究过程中又不可避免

地综合了文学的因素，这也是当代学科研究相互渗透、相互激发的一

种体现。

第三章摇《信使之函》的消极修辞手法

对于文学语言而言，创造性是其核心内容之一，缺乏创造性的语

言，必定使作品堕入常规性的俗套，无法唤起阅读者的美感回应，作

品的写作效果必然是失败的。也就是说，语言虽不是文学作品唯一

要素，但是在语言这一点上如果存在严重缺陷，也会给作品带来相当

大的损害，这也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一个显著的特征。而实现语

言的突破和创新，修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当然，对现代小说来

说，修辞已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辞格修辞学，任何可以获得修辞效果

的语言要素都可以成为小说的修辞手段，它更具有一种广泛的修辞

意义。浦安迪就从两个层次来理解小说修辞：“广义地说，指的是作

者如何运用一整套技巧，来调整和限定他与读者、与小说内容之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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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角关系。狭义地说，则是特指艺术语言的节制性运用。”①这也说

明，修辞在文学写作中的意义更加宽泛，这也符合艺术创造本身丰富

性和复杂性的需要。

孙甘露的小说与传统意义上人物个性鲜明、故事情节曲折清晰

的特点相去甚远，可以说这些要素在他的小说里一片模糊，也就是说

具有不确定性。试图按照某种事物发展的逻辑性去理解只是枉然。

这个特点，通过对他所使用的修辞手段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到。

猿援员摇人称与叙述视角
故事性是小说的根基和本质特征，而故事又是通过讲述得以展

开和呈现的，讲述的方式就是叙事。如何确定讲述者和人物，从什么

样的视角去讲述，对于小说艺术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作品与作品

之间的差异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样讲述。在《信使之函》中，人

称和叙述视角不再是一种隐性存在，而是作为直接的修辞手段在篇

章中发挥作用。

猿援员援员摇小说人称的变换
叙述学研究学者董小英在谈到人称变化在小说中所具有的功能

时认为，“人称代词在语法中本来是随着所代替的主词的话语位置

变化的，现在话语位置被作为一个文本结构独立出来，人称代词已成

为一种设定，由代词来设定和标志叙事的话语方位。”②我们通常把

人称分为三种：第一人称———我，我们，一般是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

的。第一人称既可以是旁观的叙述者，也可以是作为作品中人物出

现的叙述者。在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作品中，不管这个叙述者是谁，如

果他亲历故事的过程，就会以“我”来自称。第二人称———你，你们，

处于听者的位置。第三人称———他（她），他们，是被看的对象，往往

是小说中的人物。在小说（尤其是人物众多，关系复杂的时候）中，

人物在一般情况下都有一个具体的名字，这种区别方法是使读者沿

８

摇中国当代先锋小说解读

①

②

转引自《小说修辞研究》第员员页：［美］浦安迪《中国叙事学》。
董小英《叙述学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圆园园员年远月第员版第远愿页。



中
国
当
代
先
锋
小
说
解
读

着小说脉络顺利完成阅读的基础。这个名字有时会以“他（她）”来

称呼。（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也可能有名字，那是旁人对他的称呼，属

于比较偶然的情况，多数情况下还是以人称代词“我”出现。）在《信

使之函》这篇小说的开头，叙述者并没有显现，这是一种“全知”叙

述。例如：

摇摇（员）那是候鸟的天空。它们已经在信使忧郁的视野里盘旋
了若干世纪了。它们的飞翔令信使的眼球酸痛。这些冬季的街

道因此在信使的想象中悠久地如此神秘而又神圣。世俗的无限

世纪在信使路经它们的时候已经成为可能。

显然，在这个开头的段落中，信使是一个人物，一个被叙述的对

象。在一般意义上，我们通常要赋予小说人物或者叙述者一个身份，

这个身份是他（她）在这篇小说中的立足点，由他（她）的生存状态出

发辐射小说及关涉到的其他人物关系。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信

使，信使走街串巷传递信件的职业特征，很容易将故事中的人物和情

节连缀起来。这本是最为常见的叙述角度和叙述人称。但是，在接

下来的段落里，我们会发现，本来以为清晰无疑义的叙述人称发生了

变化。

摇摇（圆）信风携带修女般的恼怒叹息掠过这候鸟的天宇，信使
的旅程平静了，沉睡的是信使的记忆。我的爱欲在信使们的情

感的慢跑中徒然苏醒。和信使交谈的是一个黑与白的世界，五

彩的愉悦是后来岁月的事情。

上面引文中的第一个句子中的被叙述者还是信使，但后面出现

了这个比较令人费解的句子：“我的爱欲在信使们的情感的慢跑中

徒然苏醒”。在前面的段落里一直没有出现“我”这一人称，给读者

的信息似乎是叙述者是隐藏的，但又无所不知无所不晓，对这种全知

的叙述者而言，没有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定。但是，“我”这个叙述

者突然出现了，显得很突兀，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必然要对叙述的内

容有所限制，“我”是不可能知道别人没有说出的想法的，也不可能

看到别人所有的行为，但下面这个句子让人产生疑问：“我的爱欲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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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使们的情感的慢跑中徒然苏醒”。我与信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

关系？在小说后来的内容中，也经常出现“我”与“信使”作为叙述者

的交替出现，让阅读者如坠云雾之中，感到困惑不已。如下面这段文

字：

摇摇（猿）我几乎以为信使来自一本虚拟的著作，一个假设的城
邦。信使走近这些渐渐远去的行人和雨景，走近这倚窗侧入温

暖房间的冬日北风，走近光线中梦语般慵懒的粉尘。

“我”不但审视和描述所见所闻，甚至还对信使进行观察，对信

使的真实性产生怀疑。那么，到底谁是虚幻的，谁又是真实的呢？从

以下的段落读者终于可以看出暗示两者之间关系的蛛丝马迹了：

摇摇（源）葬援是有一个人看见了信使。他幸福的面容在窗前出
现。在信使不断的临近中，僧侣集市以一种悲怆的格局自成一

体。我愿意设想我此行的终点在此之中，我奉命捎来的讯息的

归宿将以畜栏边的接纳者的出现告一段落。

遭援我在周围世界的兴高采烈之中逐渐领悟到：信使所
寻找的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收信人，信使只有通过寻找使之逐渐

确定。我有可能在耳语城的长着六个指头的僧侣中间获得肯定

的答案吗？倘若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，我有能力驱使另外的陈述

来替换耳语城令信使困惑的芸芸众生吗？假使答案依然是否定

的，信使还有勇气在否定中继续前行吗？

到这里已经可以发现，“我”与“信使”其实是同一个人，作者是

在故意设置迷宫，使意欲进入这个迷宫的人或者兴趣盎然继续探究，

或者知难而出，退避三舍，这种小说技巧带有明显的后现代小说的特

征，是对文学语言的尽情使用，是对阅读者智力的有意考验。作者对

“我”和“信使”的交替使用，也是为了更加自由地进行叙述，以呈现

无拘无束的语言状态。

在下面的例段中，又出现了新的人称变化：

摇摇（缘）我们知道有一个看到这一悬置景象的人，他还会看到
从信使怀中羽翼般飘落的信函。没有人会收拾这一切，因为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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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者尚在梦寐之中，而上帝的早操已经做到了第六节：肢体的呆

照。

这里“我们”作为第一人称复数出现，到底指的是谁？从叙述的

语气和内容看，“我们”仍是叙述者，只是从隐性变为显性，而且也并

非有具体所指，与第三人称叙述的区别只在人称变化上，而在叙述功

能上并没有什么不同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他考虑的不是词语是否能带

给阅读者真实可靠的印象的问题，因为这篇小说本来就是极端的虚

构之作，所以他就索性虚构到底，甚至一般作品中叙述人称的相对稳

定性也被他彻底摒除了，他要的只是语言效果。

孙甘露的确是在尽最大可能地使用词语，词语的微妙在这种不

断转换中显露，他是想借此使小说语言具有一种难以传达的韵味。

其实，这种看似随意的人称使用所导致的混乱是表面上的，一旦明白

了作者使用这些叙述修辞手法的意图，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混乱之下

仍然存有一种内在的秩序。

猿援员援圆摇叙述视角的变换
叙述视角指的是叙述的角度。叙述视角体现的是作者、叙述者

和人物之间的关系，这几种元素的组合及变化都会导致叙述视角的

变化。作家选择一部作品的叙述视角是由作品本身的需要决定的。

传统小说多采用全知视角，无论人物的外貌、情节的推进、矛盾冲突

和人物的心理活动都被一一展现，叙述者有时还要对故事发表自己

的看法，叙述者可说是无所不知，这样一种小说叙述，读者处于较为

被动的地位。现代小说则采取限知视角，叙述者所处的位置和身份

决定了他只可能了解一部分事件真相，其他的要靠读者发挥想象去

加以补充和发展。

对于篇幅较长的小说来说，叙述视角的转换也是较为常见的，这

样可以避免单一的叙述视角而形成的沉闷。但是，在一个章节里视

角还是保持相对稳定性的，否则会导致阅读者思维的混乱。那么，孙

甘露又是怎样运用视角的转换这种叙述修辞技巧的呢？前面我们已

经提到，这篇小说的叙述：一是使用了全知叙述，叙述者或者是隐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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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或者以“我们知道”提示叙述者的存在。二是使用了限知叙述，

叙述者为“我”，我同时还是小说中的人物“信使”。这两种叙述视角

交替出现，有时甚至在一个段落之中不断进行这种转换，这在其他小

说中是比较少见的。三是两种视角的混合，有时从第一人称这一叙

述的提示词语判断很像限知叙述，但事实上却是全知叙述，或者处于

两者的交接点上。

还是回到这个例段：

摇摇（远）那是候鸟的天空。它们已经在信使忧郁的视野里盘旋
了若干世纪了。它们的飞翔令信使的眼球酸痛。这些冬季的街

道因此在信使的想象中悠久地如此神秘而又神圣。世俗的无限

世纪在信使路经它们的时候已经成为可能。

信风携带修女般的恼怒叹息掠过这候鸟的天宇，信使的旅

程平静了，沉睡的是信使的记忆。我的爱欲在信使们的情感的

慢跑中徒然苏醒。和信使交谈的是一个黑与白的世界，五彩的

愉悦是后来岁月的事情。

在第一个段落里，叙述视角明显的是全知视角，因而所叙述的内

容可以无所不包，这个短小的段落几乎涵盖了空间跨度、季节更迭、

想象与现实、此物与彼物等内容。到了第二个段落限知视角的标志

词语“我”出现了，那么，是不是视角就出现了由全知视角向限知视

角的完全转换呢？显然不是，这个“我”不但从“我”的角度观察世

界，还作为一个旁观者观察“我”自己（即信使），因此这并不是一个

严格意义上的限知视角，它仍然在两种视角之间摇摆，根据行文的需

要不断地调整“我”的站位。因此，这个叙述视角就变得模糊和游

离。

下面这个例段更加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：

摇摇（苑）一封信的收信者无疑是存在的。这封信也可能是写给
一个信使。也就是说是写给我的。假设是这样，那么，是什么催

促一个信使去投递一封写给他自己的信呢？信使能够通过一封

脱离自己的信脱离自己而又通过飘渺地寻找与信一同回到自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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